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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lf Note #255 – 新生犊牛中的抗生素耐药性 
 

引言 

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是人类和动物健康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。人医和兽医领域中，临床病原

体出现多重耐药性的发生率不断增加（Pichichero and Casey, 2007; Bolan et al., 2012）。抗微生物药

物耐药性（AMR）存在于微生物的遗传物质中，并且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细菌之间传播。抗微生物

药物耐药基因在全球范围内传播，包括对碳青霉烯类和黏菌素等“最后手段”抗生素的新出现耐药

性，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。除了病原菌之外，共生菌也是 AMR 基因的储存库，并会影响 AMR 的

传播。 

与人医相比，抗生素在畜牧生产中的使用更为频繁。然而，当影响牛只的病原体产生耐药性时，

可用的治疗选择就会变得更加有限。此外，这些耐药细菌会形成耐药性储存库，并可能通过食物

链或环境排放物传播给人类。这些都不是好消息。 

大肠杆菌（Escherichia coli，E. coli）常见于牛和犊牛的肠道及粪便中。通常认为，在犊牛出生约 

48 小时之后，大肠杆菌既不会引起感染，也不是犊牛疾病的主要原因。然而，它们可以将耐药基

因转移给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，或转移给其他可通过食物链或污水等环境排放物传播给人类的肠

杆菌目细菌（Marshall et al., 1990; Homeier-Bachmann et al., 2021）。 

在奶牛中，AMR 大肠杆菌的流行通常具有年龄依赖性，在断奶前犊牛中的流行率和丰度更高

（Homeier-Bachmann et al., 2022）。德国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大型奶牛场中 64% 的幼龄犊牛排

出了 AMR 耐药性大肠杆菌，尽管其中大多数犊牛从未接受过抗生素治疗（Weber et al., 2022）。

随着年龄增长和瘤胃发育，犊牛作为 AMR 耐药性大肠杆菌储存库的作用会降低，因为粪便中的

排出量会减少（Liu et al., 2019; Springer et al., 2019）。 

鉴于幼龄犊牛中 AMR 耐药细菌存在的年龄依赖性，了解其感染来源非常重要。当然，使用来自

接受抗生素治疗奶牛的废弃奶，通常被认为是 AMR 耐药细菌传播给幼龄犊牛的一个途径（Liu et 

al., 2019; Calf Notes 162 and 193）。然而，也可能存在其他来源。 

在本篇 Calf Note 中，我们将回顾德国的一项研究，该研究评估了犊牛通过初乳传播 AMR 的情

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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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内容 

研究对象为 15 头荷斯坦-弗里生犊牛，出生于德国一家奶牛场，出生后立即与母牛分离。犊牛饲

喂 3 升预先混合的初乳，所有犊牛接受相同的初乳。随后，犊牛在出生后 24 小时内被运送至莱比

锡大学，并被分配到一项与 AMR 耐药细菌测定无关的试验中，犊牛属于一项隐孢子虫

（Cryptosporidium parvum）攻毒研究的一部分。作为该替代研究的一部分，研究人员采集了粪便

样本，并检测了多种细菌的存在情况。研究人员发现，在出生第一天，15 头犊牛中有 14 头检测

出 AMR 大肠杆菌阳性，尽管这些犊牛彼此之间没有接触，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抗生素治疗。 

在试验之前和试验期间，牛舍、设备、饲喂器具和运输车辆均进行了消毒。因此，犊牛之间，以

及来自设备、车辆或牛舍的水平传播似乎不太可能。此外，母牛也被排除为大肠杆菌的来源，因

为母牛中的检出率较低，而且母牛粪便中的大肠杆菌菌株与犊牛中的菌株不同。 

那么，污染来源是什么？研究人员怀疑是混合初乳和/或用于采集、处理和饲喂犊牛的设备。研究

人员采集了混合初乳样本，并对用于采集和饲喂犊牛的设备进行了拭子采样。 

研究结果 

混合初乳以及挤奶桶拭子样本中均检测出 AMR 耐药性大肠杆菌阳性。研究人员对这些微生物进

行了深入的“指纹图谱”分析，以确定犊牛粪便中的微生物是否与初乳和挤奶桶中的微生物在遗传

上相同。在许多情况下，结果确实如此。因此，研究人员得出结论，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初乳——

可能是初乳本身，也可能是用于采集初乳的设备。 

作者推测，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挤奶设备。他们的这一假设基于以下观察：特定的大肠杆菌能够形

成生物膜，而生物膜可以保护细菌免受常规清洁程序的影响（Homeier-Bachmann et al., 2021）。其

他研究也报道，奶饲设备，包括奶嘴、奶瓶和奶桶，清洗和消毒不充分，会导致犊牛受到 AMR 

大肠杆菌污染。Heinemann et al.（2021）在饲喂桶奶嘴内表面检测到 AMR 大肠杆菌，并得出结

论：奶牛场的卫生措施不足，从而促进了 AMR 大肠杆菌的传播。 

总结 

这项研究结果非常重要。细菌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是兽医和人医领域中的重大问题。农场管

理，特别是幼龄犊牛管理，对于降低 AMR 大肠杆菌传播风险至关重要。作为犊牛饲养者以及为

犊牛饲养者提供建议的人，我们必须采取所有必要措施，对用于饲喂犊牛的饲料和饲喂设备进行

清洗和消毒。Bachmann et al.（2024）指出，用于采集初乳的奶桶上存在生物膜，可能是污染的原

因，并引用其他研究指出，许多奶牛场的奶饲设备上普遍存在生物膜。 

现在是时候在奶饲犊牛卫生管理方面“提升我们的标准”了，以降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基因在细菌

之间进一步传播的风险，包括那些对人医和兽医都很重要的细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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